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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保国(!")现在东北
的一处监狱服刑，他在给记

者来信中写道：“我骗了很
多学生和家长，现在很后
悔。早就想把我见不得阳光
的事情，全部说出来。”

去年，他因为诈骗罪，
被判入狱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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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保国出生在辽宁一个

闭塞的村落，家境贫寒。
1997年，在湖北一所大学毕
业后，为了面子，他对家里谎
称自己在武汉某机关单位工
作，并且很快会得到提拔重
用。其实，当时因为工作难
找，他正在为生计发愁。

2002年 8月中旬，曾

保国的父亲打来电话，说
有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
子，高考不太理想，想让他
帮帮忙。曾保国一口拒绝
了这件事。

当天晚上，他与一位湖
北当地的朋友吃饭时讲起

这件事。没想到，那位朋友
竟然详细询问起有关情况，
比如考了多少分，家里的经
济状况等。“你能办？”曾保
国将信将疑地问。“我倒是
有些关系，问题应该不大，
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朋友

略加思索后回答。
过了几天，朋友来电话，

让曾保国问问亲戚，是否愿
意上某某大学，但是需要一
些花销。“需要多少？”“大概
3万元吧。”曾保国放下电话
琢磨，“要是真能办成，一方

面家里人会说自己在外面混
得不错，另一方面……”

随后，曾保国通知亲
戚：“上大学没有问题，但办
事的人需要 4万块钱打
点。”亲戚二话没说，第二天
就把 4万元打到了曾保国

的账户上。
“这么容易就得到了 1

万元，那可是自己将近半年
的工资啊。”曾保国开始想入
非非。在交接钱款的时候，朋
友神秘地告诉他：“以后要有
上学的事情，尽管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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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的孩子最后如愿上

了大学，虽然那所大学不很
正规，更没有名气。

随后，又有几个老家的
人找到曾保国。但当时，高
考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曾保
国没有了把握。然而，朋友
仍然信心十足地说：“没有

问题。”
事情办的基本还算顺

利，曾保国从中获取了不
菲的收入。其实，这不仅让
曾保国获得了经济收入，

在他的老家，他的名气也
因此一日千丈，甚至被人

吹嘘成为某地教育局长。
名利双收的曾保国更加坚
定了从事这个 “行业”的
信心。似乎不经意间，在其
他亲戚、朋友面前，曾保国
总会对自己这段辉煌经历
大加渲染。

朋友也 “很够意思”，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
向他介绍了诸多关系，有
“教育局副局长”，有“某招
生办副主任”，也有“某大
学学生处主任”。隔三差五，
曾保国就要约上这些人消

费一番。
曾保国说，他这样做的

目的就是为了明年打铺垫。
和这些人交往过程中，曾保
国学到了很多 “业内”的
“技巧”：

如 招 生 工 作 中 有 按

120%比例投档的规定，比
如某校某专业在某地有 10
个招生指标，当地高招部门
就按填报该校该专业志愿
考生的考分从高到低排出
前 12名投档，该校因为多
出20%的选择权，既可以只

挑前 10名，也可以挑后 2
名。在这种情况下，就得靠
关系了。

再比如，部分地方对社
会力量投资的二级院校的
鼓励性措施：“点招”。即在
达到录取分数线或者差几

分的情况下，由投资方“点
招”一定的录取名额，以解
决对学校发展作出贡献者
的孩子、亲戚的入学问题。

还有高校招生录取工
作有 “补录”、“增招”等

做法，即在高招工作“尘
埃落定”的时候，还会出
现增加招生指标的现象
……对于这些，曾保国都
熟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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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第二年有更多的

人找到了曾保国，他的活动
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武汉。

哪里有“业务”，他就出现在
哪里，名义是“招生考察”。

但一番周折之后，朋友
告诉他，现在难度越来越大。
国家开始实施高校招生的
“阳光工程”，全部在网上进
行，而且“空子”越来越少。

曾保国不免有些灰心丧
气，但他不愿意看到到手的

肥肉，就这么消失。
此时，他已经辞去了原

来的工作，一心一意地干起
这个行当。

在 2003年至 2004年
间，曾保国基本没能做成什

么“买卖”。对于那些交了
钱的亲戚朋友，他采取能推
就推，能拖就拖的方式，有
的被他弄到一些不景气的
民办大学，有的被弄到业余
电大，甚至有些去了所谓全
日制远程教育中心。

曾保国的“威信”开始
逐渐降低。

2005年5月份，他的通
讯录上多了一位“某大学招
生办主任”。这位“主任”公
然对他说：“我有很多 ‘计
划外招生’名额，你甚至可

以成立一家公司去运作。”
“如果不够分数线，花

钱买计划外招生指标，同样
可以上大学。”这句话在曾
保国不厌其烦的鼓噪之下，
成为很多学生和家长的“救
命稻草”。

随后，他加盟了一家教
育咨询公司。按照这家公司
的明码标价，上军校每人 9
万元，读普通大学每人 11
万元，读重点大学每人 20
万元。他的“业务范围”先
后扩展到河南、陕西、山西、

湖南等地。如同传销一样，
他自己的“业务人员”最多
时候竟然有几十人。

钱越聚越多，他也如约
将“录取通知书”发放到每
个学生手里。但是，等在这些
学生面前的是痛苦的假象，

他们一人也没有被录取。等
在曾保国面前的是锃亮的手

铐和五年的高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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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煦先后供职于多家媒
体，但无论在哪里，他都没有忘

记对高招黑幕的披露。
2006年，他在某媒体工作

期间，连续三期揭露了某教育
咨询公司 “20万元就能上清
华”的谎言。

2007年高招工作在即，他
再次走进“龙潭虎穴”，以“卧

底式”的调查，向人们展示出
一个又一个的骗局。

,-

“只要考过 100分，交钱

就能上统招大学！而且，只要先
交订金，学生上学后付足余款
即可。”郭煦在接到一位家长
的投诉后，惊讶不已。“国家高
招政策这么严，竟然还有人如
此猖狂？”

后经查询，郭煦得知这是

一家教育咨询公司，声称能为高
考落榜生运作上全国所有城市
的统招大学，该公司在全国设立
加盟代理，承诺每年仅此项业
务就可以净赚超500万元。

在“某高考招生网”，郭煦
发现整个网站页面全部是全国

各地高校的计划外招生广告。
他用北京手机联系网站负责人
魏某，对方表现得很谨慎。当郭
煦用外地手机联系，并表示要
加盟代理时，魏某说：“我们公
司业务很多，代理全国各地高
校招生业务，能运作落榜生上

各类统招大学。至于能运作哪
所大学，这是秘密，现在不便
说。如果有意加盟，加盟后一年
赚百余万是没问题的，你可以
到我公司考察一下。”
“今年高考将有 500多万

高中生面临着落榜，以市级区

域为例，每一年潜在的市场利
润为五千万元以上，你的目标
定在1%就可以了。”魏某介绍
说，加盟商每成功咨询一名学
生 ， 利 润 就 是 1000元 到
30000元，有的甚至利润更大。

魏某继续介绍说，他们公

司成立于 2001年，已经与全
国上百所高等院校和教育培训
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凭借全国业务办事处和加盟机
构，已经为合作院校及教育培训
机构输送学生50000多人。”

在该公司的加盟指南宣传

册上，标明的投资加盟回报相
当丰厚，县级加盟商每年投资
1万元即可有 100万的利润。
魏某希望，“早一天和我们合
作，就会早一天成为十万富翁、
百万富翁，共同创造招生领域
的奇迹。同时，这种工作操作起
来很简单，利润很丰厚”。

面对这样的“奇迹”，郭煦
准备去“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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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楼

房，郭煦找到
了这家公司。

已经有过
类似经验的郭
煦还是有些紧
张，但和他预想
的一样，第一

天，他遭到了该
公司的冷遇。

第 二 天 ，
郭煦在手机内
查找到该公司
陆续发给他的
短信后，才逐

渐取得信任。
开始，公司工
作人员，只做
了简单的业务
常识培训。

加盟商可
以根据自身条

件按级别投资，代理分省级、省
会级、市级、县级和零风险加盟

等几个级别。“零风险加盟只
交 5000元的管理费，这种代
理对计划内指标有限制。县级
独家代理加盟费1万元，市级
3万元，省会级 5万元，省级
10万元，每个级别的代理可以
发展下一级代理，发展成功，可

以提取下一级代理商加盟费的
70%—80%作为利润。

加盟后根据公司授权，就
可以公司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工
作。“加盟商的主要工作就是
帮助高考考生运作上大学，统
一招生和计划外招生的都可

以，这要看加盟商的社会关系
和具体操作能力。和公司合作
的大学很多，很多名牌大学都
有我们送去的学生，名牌大学
不是谁都能进去的，我们要提
前运作。”
“加盟商每年高考前，必

须通过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
系，拿到当地高考考生的花名
册，然后自己联系操作。”主管
人员特别告诉郭煦。

第三天，郭煦得到了具体
业务知识的培训。

该公司以前运作过很多名

牌大学的统招名额，“名牌大
学运作很难，但不是不能运作，
一般考试成绩必须在 200分
以上，假如想上著名大学，花
50万元左右就可以办好，一般
家庭很难承受这样的费用，要
找有经济实力的大款才肯为孩

子花这个费用”。
计划外招生，录取通知书

由该公司或学校向考生发放，
合作学校会给加盟商返还利
润，一般每个学生，学校返
1000至 1500元以上。“计划
内招生，家长交款后如果有意

外情况办不成，我们会全额给
家长退款，以前我们也是这样
做的。”

第四天，郭煦看到了该公
司的一些具体资料。

资料显示，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四川外语
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的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都在其内。
主管人员介绍说，运作统招大
学每年的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收费标准一般是公司给加盟商
一个最低价，加盟商向学生家
长要的价格中间的差价就是加
盟商的利润。

01

在继续的暗访中，郭煦有

些担心起来。
公司负责人告诉他：“一般

的公司没有实力是不敢这样承
诺的，我们公司有这个实力，我
在这个公司只是总经理，我们
董事长在社会上有根基，在这
个行业很有威望，谁也动不了，

不然，哪有现在这样的局面？”
而他在与其他一些真的加

盟商无意间的聊天中发现，很
多人从事这个工作已经很多
年，收入颇丰。这位来自保定的
加盟商说：“2001年 3月偶然
认识了这家招生网以前的业务

代表，这才有机会成了他们保
定市的加盟商。做了两个年度，
感觉还不错，投入不到3万元，
挣了 40多万。我目前还没有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个项目
上，否则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
教育这个市场太大了。”

郭煦宁可相信，这个加盟商
是为了套他加盟的托儿，也不愿
意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这些年
来，他们骗了多少人呢？另外一
个问题更让他困惑：如果这是一
帮骗子，为什么他们能生存这么
多年呢？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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